
投 稿

现在往报社投稿真是容易极了。 部队与报社都连
着网，在键盘上用手指一敲，无论多少字，几秒钟就到
了编辑手里。想想我们搞宣传的那段时光，为投稿的事
可没少费劲。

我们那个部队驻在豫南的一个乡镇上。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前卫报》发到我们部队最快也得
3

天才能看
到，我们投到报社的稿子，一般需要一个星期左右。要
是直接往火车的邮件厢里送，可缩短

2

天至
3

天，有时赶
得好，

2

天也可到编辑手中。 这对于讲究时效的新闻报
道来说，提前一天稿子到编辑手中意味着什么，是不言
而喻的。因而，尽管部队离镇火车站有

4

公里，路也极不
好走，但我们还是老爱往火车的邮件厢送稿件。

那时，在我们这个小站停车，通往济南方向去的火
车每天仅有一趟，是武汉发往青岛的。到站的时间是每
天晚上的

9

点多钟，停车
3

分钟。一天晚饭后，我同某团
洪干事往火车的邮件厢上送稿。 刚要出营区大门碰上
了我们的宣传科长。当他得知我们去火车站送稿时说：

“今天本科长高兴，评先进科师里刚刚通过。你们就骑
我的自行车去吧，来去方便些。”我那时还不太会骑自
行车，洪干事是福建泉州市人，从小在家骑惯了的。他
听科长这么说， 赶快说：“谢谢科长关心， 谢谢科长关
心。”顺手把自行车接了过来。这是一辆老牌永久载重
自行车。其实是科里公用的。一般都是科长骑着，偶尔
副科长也能骑骑，有时情况紧急，老干事们请示科长也
能急用一下。我那时是科里最新的干事，从没想过要骑
自行车的事。往火车上送稿，都是步行，那时我们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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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路程紧赶小跑半个小时也就到了。 那晚火车正
点，送稿挺顺。一出火车站，洪干事催我上车。我总感到
坐上没把握， 心老悬着， 便说：“天黑， 我们还是走走
吧。”他似乎猜出我的心思，说：“上来吧，我骑慢点就是
了，保证没事的。”我一坐上，他的脚便不由地用劲猛蹬
了起来。骑着骑着，便听见“咚”的一声，自己没弄清咋
回事，便摔了个仰八叉。“完了完了，我的脸烂了，门牙
也断了。”原来，我们的自行车碰上了一辆坏在路中间
的吉普车的屁股上。从镇到部队有好长一段路没路灯，

赶上没月亮的夜晚是漆黑一片。 我赶忙将洪干事送到
师医院，还好脸上划的四五个口子都只有米粒大小，门
牙碰掉了一颗，没大的破相。自行车可就惨了，前轮碰
变了形，车把碰拐了弯。

三九严寒的一个晚上， 我和报道组两位报道员一
同去火车站送稿，结果碰上火车晚点。冷北风刮得呼呼
响，走路时不仅不觉得冷还出了些汗，但一停下来里面
湿衣粘背直觉得透心凉。 还好车站值班的同志是个熟
人，他让我们放心地走，他负责把稿子送上车。但我们
总感到还是亲自送上车心里踏实些， 他便让我们到值
班室等，值班室有火，这才缓过劲来。开始说晚两个小
时，结果两个小时后又说再晚一小时，就这样等着等着
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钟，车才到站。

说来也怪， 我们通过火车投过去的稿子大多数被
采用，而通过邮局寄去的稿子的命中率就低得多。现在
想想也不奇怪。一般是自己感觉较好，时效性较强的才
往火车上送，感觉一般、时效性不强的稿件才邮寄。

接 母 亲

把母亲接出来享几年清福，是埋在我心底
已久的愿望。那年，我第一次探家，母亲才

50

出
头，却苍老得像年过花甲的人，满头黑发似乎
转瞬间变得灰白，原先干净利落的手脚，也变
得迟钝了。望着母亲憔悴的面容，我心中一阵
发酸。父亲早逝，母亲为把我们兄弟姊妹四人
拉扯大，过分操劳才累成这个样子的呀！那时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把母亲接
出来享几年福！

斗转星移，我提了干，继而又具备了随军
条件，便专程回家去接母亲。哪知母亲怎么也
不愿离开家，住了一辈子了，我舍不得家，舍不
得家里的地！“母亲不愿走，妻也因舍不得离开
那美丽的小城，而终于未能成行。

这几年， 妻常流露出要我转业的意思，我
想也好，转业了，有了安定的家，把母亲接到城
里也可了却我的心愿。不料虎年春节，我休假

探亲，母亲却突然提出要跟我到部队去享几年
福，还要我的妻子也随她同去。我心里却敲起
小鼓。眼看这两年转业有望，何必再把一家老
小拖到部队去

?

我便说，“妈，顶多两年，我接您
到城里去。”母亲头也不抬说，“我都

64

岁了，病
又多，哪晓得等到等不到两年，你要有难处，娘
就不勉强了。” 母亲的话说得我心里像打翻了
五味瓶。妻子知道我为难，说：“你转业的事，还
没个影，要不先去两年，只要妈高兴……”母亲
乐了，说：“还是媳妇心眼细，知道疼娘。”

那年荷花盛开的季节，母亲、妻子和孩子
迁到了部队的家属院住。 母亲每天烧烧饭，逗
逗小孙子，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看看电视，聊
聊天，家庭的天伦之乐使我忘却了许多烦恼和
不快。那时，我还是很忙，但忙得很快活，仿佛
一切都变得很有意义了，妻也不念叨转业的事
了。可母亲却又挂念起家里来了，挂念我哥哥

的小孩，挂念家里的鸡笼猪圈。她终于向我们
提出要回老家去了。开始是几天说一次，后来
竟发展到天天念叨，我们劝说不住她，母亲离
不开农舍，只有那儿才是她生命的根。我想，她
迫切地要到部队来，也许是一时的新鲜感所驱
使吧。终于，母亲只在部队住了

5

个来月，硬是
归家了。

母亲回到家里， 很快托人捎来了信；“娘
让媳妇陪同去部队， 是因为听说儿在争取早
点转业。 娘从儿这些年得来的立功喜报中觉
得，部队需要你，你应该安心在军营。娘想，只
有让媳妇和小孙子随军到部队， 才能使儿安
下心来干。所以娘就弄了这个计谋。本来，娘
打算跟你们多住些日子再回来， 但看到你们
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小俩口恩恩爱爱的，

娘又想着你们的哥嫂家里还比较困难， 娘现
在的身板还硬朗，能帮他们一把。娘现在所做
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女， 希望儿子和媳妇能理
解娘的心思。”看完母亲的信，我的眼睛湿润
了，当儿子的竟未能理解自己的母亲：一个大
字不识的母亲， 一个在山沟沟里劳苦了大半
辈子的母亲……母亲春天阳光般厚博的爱，

我是无以报答的，只有一点请妈妈放心，儿子
不会给您丢脸！

碎包子皮的故事

发生在连队许许多多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很有趣
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忘得差不多了。而碎
包子皮这件当时似乎不起眼的小事，却印象越来越深，

总是忘不了。

在我们
82

无座力炮连，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任连
长上任的当天晚餐，主食都是吃包子。赵连长上任的那
天晚餐，炊事班蒸了五大蒸笼包子。蒸笼一抬进饭堂，

很快被各班值日员把包子“抢购”一空，蒸笼里仅剩下
几只面多馅少的厚皮包子和一些碎包子皮。

赵连长走进饭堂， 一眼便看见躺在蒸笼里的那些
厚皮包子和碎包子皮，便把炊事班长叫到身边，问蒸笼
里的这些“残渣余孽”以往是怎么处理的。炊事班长如
实回答：“都是拿去喂猪。”

赵连长听后显得有些激动，走到蒸笼边，对着只顾
低头吃包子的战士们亮开嗓门说：“粮食来之不易和节
约的重要性，同志们都懂，在这里我不多嗦。我只是
告诉大家剩下的这些包子皮， 明天早上和稀饭一起煮
着吃！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凡是今后吃包子，小值日拿
包子时，破了的皮要自觉拣进碗里。如仍是这样，做法
不变！”赵连长说完，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拿着通信员给
他拣的一碗薄皮包子大口吃了起来。

赵连长这番话， 没产生什么效应。 以后每次吃包
子，蒸笼里的碎包子皮仍是那么多。但赵连长说话是算
数的，每次吃过包子的第二天早上的稀饭里，准有包子
皮。至于是否有人吃进肚里，他却没过问过。只有收拾
饭桶的同志清楚，桶底上沉积着的这些包子皮，扔进了
猪槽。

在这年年底，赵连长调入机关当参谋，来了一位梁

连长。梁连长上任的那天晚餐照例是吃包子。他一进饭
堂也一眼看见蒸笼里的碎包子皮， 就从桌上拿着自己
的盘子和筷子把那些碎包子皮夹进盘子吃了起来。

通信员见此情景， 快步走到梁连长身边低声说：

“连长，您的包子装在碗里了。”

梁连长说：“那这些不要了？ 倒掉岂不太可惜。”尽
管他声音不大，但食堂里此时格外地静，人人都听得清
清楚楚。

不知是梁连长话的作用，还是行动的力量，第二次
吃包子时，蒸笼里的碎包子皮明显减少了。仅剩下碗把
包子皮和一只厚皮包子。梁连长照例拿筷子去夹，结果
被一位老班长抢在了前面， 接着又有两名战士抢在了
他前面，很快把蒸茏里的碎包子皮“打扫”得干干净净。

以后每次吃包子，蒸笼里就再也见不到碎包子皮了。

两位连长处理包子皮的这件小事， 似乎当时印象
并不深刻，但事隔一年，我提为干部后，第一次向部属
安排工作时，两位连长在蒸茏旁各自对碎包子皮的“表
演”，却倏然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逼我两者必择其
一。于是，我笔记本的扉页上就有了这么两句话：“不做
说而不吃碎包子皮的干部， 要做能说会吃碎包子皮的
干部。”以此来对照检查自己的行动。

光阴荏苒，转眼离开连队已
30

年了，我也由战士、

文书、司务长，一步步走上了副师职领导岗位，但碎包
子皮的事，在我笔记本扉页上的那两句话却铭刻在心，

它一直监视着我的行动， 使我无论带领部属干什么都
身体力行。为此，我负责的工作都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多项工作还争得了先进，个人也获得了相应的荣誉，先
后
8

次荣立三等功，

20

多次受到上级通报表彰和嘉奖。

来 去 匆 匆

儿子当兵走了才半个月，她就没睡过一个
好觉。昨晚，她又梦见儿子没吃饱，到店里买方
便面吃，便再也忍耐不住了。

到部队去看看儿子， 捎上点钱就回来。她
想。

买票、坐车。还好，路程不远，晚饭前终于
到了儿子所在部队。

“嘻嘻嘻。”咦，这不是儿子那欢快的笑声
吗？贴着玻璃窗一看，原来是一个兵教儿子洗

脸。洗脸时先把毛巾平放在盆里，然后两手掌
放进盆里，用两手掌相互摩擦。哎，对了，就这
样来回多次，直到手心发热为止。然后，两手掌
沾水在脸上摩擦，直至脸发热，再用毛巾擦洗，

这样脸洗过后，不仅不会觉得冷，反而会感到
热烘烘的。来，试试看，哎对对对，感觉怎样？真
的热烘烘的。好，就这样，你的接受能力挺快
呢。洗脸的程序全记住了吧？全记住了，班长。

班长，哎哟，他这个班长可比我这个做母

亲的心还细呀。儿子在家
18

年，要么我给他洗，

要么他自己洗，还真没教过他洗脸呢。有这么
细心的班长， 儿子在这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呢？行了，给儿子打个招呼就走。哎，还是不打
招呼的好，要不，他的战友知道他妈想儿子想
得专程到部队来，那还不笑话他啊

!

反正窗户
里看到的这些足够了。

对，说回就回，不然儿子看到了，会分心
的。

了 不 得

现在的新兵真是了不得，就说我们班里的
李勤奋吧。

哪个新兵不注重给领导第一印象？新兵李
勤奋却不以为然。 在他分到班里的第二天，连
队就进行新兵

5

公里越野选拔赛， 取得前
10

名
的新兵由连队组织经过

3

个月的强化训练后，

代表连队参加团新兵
5

公里越野比赛。 李勤奋
排在连队

28

名新兵中的第
17

位，当然不在选拔
之列。然而，当连长在军人大会上宣布

10

名人
选名单后，李勤奋却“霍”地站起来大声说：“请
求连长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也参加越野训练，

3

个月后，我保证以全连新兵第一的成绩参加团
里的比赛

!

”顿时，新兵们“刷”地一下瞪大眼睛
望着他。老兵们则嘴角一抽动，显得不屑一顾
的样子， 连我这个当班长的都觉得难为情死
了，心里直对他说：李勤奋你真是了不得，竟敢
在这么多人面前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大话。李勤
奋倒像没事一样， 说完便泰然自若地坐了下
来。连长却似乎很欣赏他，说：“有种

!

就算上你
一个，到时只要你能进入前

10

名就让你参加。”

我想连长也不一定喜欢这种说大话的兵，只不
过不想挫伤他的积极性罢了。事后便有人戏称
李勤奋是“了不得的李敢吹”。

按理说，话说出去了，就得用百倍的努力
去实现誓言才是。可李勤奋给我的印象却不是
这样。连队里规定，参加

5

公里越野强化训练的
人员，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的早上和星期
二、 星期四的傍晚必须按规定的内容训练，业
余时间不作硬性规定， 但提倡适量搞点训练。

李勤奋在规定时间练得还算卖力，但课余时间
却没看见他怎么练习过。他要么在宿舍内外踱
方步，要么到训练场边上津津有味地看人家训
练。还有在上级预告抽查我们连队第二季度政

治教育情况时，为了考个好成绩，大家都利用
早晨、中午、晚上进行学习，有的甚至晚上熄了
灯还到食堂学习。然而，李勤奋好像与此无关，

课余时间从没见他摸过书， 晚上熄灯号一吹，

上床比谁都准时。这样，他那懒的印象便爬进
了我的脑海。对此，我先是在班务会上对他旁
敲侧击，见他没反应，又找他谈心，大讲功到自
然成、熟能生巧的道理，可他却说：“班长，我也
在下苦功训练，只不过训练方法不同。该下的
苦功我下了，该省力的我省了罢了。”对他这样
的回答，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对新兵又不
能简单粗暴发脾气，只好继续引导说：“不管怎
么说， 课余时间人家都在训练场轰轰烈烈地
练，你总得有所体现吧，你这么聪明的人应该
知道新兵留给领导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吧。”你
猜他怎么说：“这个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村那个
退伍兵给我讲过好几回。 但我却不这样看，我
觉得新兵留给领导的印象固然重要，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领导改变印象更重要。”这个兵嘴巴
确实了不得，可惜就是行动不沾边。于是，我没
好语气地说：“那就等成绩出来后再说吧。”

谈心过后，他仍和往常一样，该怎么干还
是怎么干，我便断定像这样的兵是出不了好成
绩。但说来也怪，在连队进行的几次

5

公里越野
小考中， 他都小有长进， 最好成绩能排到第

8

名。平时训练的其它基础科目成绩，他在连队
也处于中上等水平，有时，我想他要是不那么
懒，和大家一样在业余时间多练点，说不定还
真是连队训练的一把好手。因而，尽管他的训
练成绩还算不错，但我却从没表扬过他。

3

个月一晃过去了，

11

名
5

公里越野的新兵
最后一次排定名次。那天早上，我特意一边给
他整理着装， 一边对他说：“发挥你的最佳水

平，保持第
8

名我就心满意足了。”他却大大咧
咧地说：“班长，你放心好了，说过要拿第一就
拿第一

!

”我心想，这个兵到现在这个时候还嘴
硬。然而，真正谁也没想到，比赛结果竟被李勤
奋言中，他实实在在地排在了第一名。还没等
我弄清事情原因， 又一个关于他的好消息传
来， 团抽查我连政治教育考试分数下来了，又
是李勤奋以

99

分的成绩名列全连队第一。喜得
我们的连长和指导员一合计，当天晚上，连队
宣布给李勤奋嘉奖，并让他当着大伙的面谈谈
体会。

李勤奋却大喊一声“报告，等一会儿我就
来。”说完，他蹭地一下蹿出了队列，弄得大家
面面相觑。不一会儿，李勤奋拿了个东西进来，

他站在队列前，两手把东西举得高高的说：“这
两只沙袋每只一公斤，每次越野训练我都偷偷
把它绑在小腿上， 只是今天比赛时我没有用
它。”接着，他放下沙袋，从兜里拿出个小东西，

手一用劲出现绿的亮光，又一用劲出现了红的
亮光。他继续说：“我有个习惯，喜欢在床上默
背东西，所以每有该背诵的内容，我都是午休
或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在脑子里过电影，记不
住的我就借用这只袖珍电筒的灯光看书，然后
再背。我觉得这样印象深，记得牢，这就是我的
绝招。”大家都被李勤奋的讲话吸引住了，竟忘
了鼓掌。我也在这时才领悟到他讲的“也在下
苦功练，只是训练方法不同”的含义，这小子，

还真了不得。

晚上点名后，我兴奋地在李勤奋的肩上拍
了一下说：“走，散步去

!

”“班长，对我的印象变
了吗？”李勤奋狡黠地说。

你看，他就像猜透了我一样。这样的兵，了
得不？

差 点 儿

新闻干事到报社当一名编辑应该是很自然的
事，在我的新闻干事同事中，就有两位直接从部队
调报社任编辑的。我也曾有两次机会，一次不知道
就差点儿当了编辑；另一次几乎成了，却又阴差阳
错，终未能如愿。

1980

年初，我调师报道组工作不久。原武汉军
区《战斗报》社通联科的一位编辑，到我们部队组
稿。后来我才知道，说是组稿，实际上是考察我当
编辑的事。那时，我们报道组

5

个同志，两个文字干
事，一个摄影干事，两个战士报道员。姓汪名基正
的文字干事担任报道组长， 我们报道组的同志平
时习惯叫他汪组长。 一般报社编辑记者来部队采
访都是由汪组长陪同。 如果报社科长们来采访则
由宣传科科长和汪组长共同陪同。 我们报道组的
其他同志， 只是在编辑到来时和组织线索汇报时
才有机会与编辑见面。

在那次线索汇报会上， 有一位编辑就很详细
地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比如家庭出身，本人文化程
度，入伍前后都干过什么，以及搞报道以来写过多
少篇稿子又见过多少篇报，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末
了他还让我把搞报道以来写过的稿子底稿找出来
给他看，因我搞报道总共才

1

年多时间，底稿都保
存的完好。他问了我这么多，由于当时太年轻，搞
新闻报道时间又短，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竟一点
也没觉察出来。编辑回报社后，师里很快就接到我
到报社帮助工作的调令。

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巧，师里接到调令时，我的

恋爱对象———一个家乡公社的女干部却出了点问
题，我当时正在家中处理。由于事实清楚，我们很
快解除了恋爱关系。 但当时部队正是个别农村籍
战士提干后，与恋爱对象纠纷比较集中的时候，我
们师当时就有三位农村籍战士提干后， 不愿再与
恋爱对象保持关系， 弄得这几个女青年找到部队
领导又哭又闹的， 以致于领导不得不实行高压政
策，强行让他们成婚了事。当时如果注意看报纸的
同志，还可以看到，个别农村女青年因不满恋爱对
象解除婚恋关系，竟服毒自杀，这虽然是极个别的
情况，但在军内外造成极坏影响。因而那时各级领
导对这方面的问题都非常敏感， 涉及到这方面的
情况都非常慎重。 尽管我的情况与这种情况有质
的区别，但师里接到调令后，领导怕事情会节外生
枝，还是给那家报社领导通了电话说了这个情况，

该报社的领导也怕是喜新厌旧方面的事情， 回答
说那就不用急着报到，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说吧。

这一再说吧， 便没了音讯。 据宣传科长后来
说，我归队后，他把情况给那家报社的通联科长作
了说明，该报社也没回话。那时的保密工作真是做

得可以。我要调报社帮助工作的事，汪组长、宣传
科长和师里政工领导都是知道的， 但没有一个透
露消息，我也就一直蒙在鼓里。直到

4

个月后的一
天， 该报社的通联科长从兄弟单位采访路过我们
部队，他当着我的面说起这事我才知道，我差点儿
当了编辑的事。因当时选编辑有两个人选，本来确
定了我，因我恋爱对象的事，才又易了人。我只有
怨自己运气不好。

1983

年
12

月底， 我回赣中那座美丽的小城探
亲。那时这座城市的地区报纸复刊不久，我家属厂
里原在该报当编辑的一个同志， 后来回去当了通
联科长。由于搞新闻的缘故，我家属同我一起去见
了那位科长。科长挺热情地说，报纸刚复刊，稿子
缺得很，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利用假期给我们写点
稿子，随便什么都行。

我家在农村，在与乡亲们的接触中，发现这么
一种现象，一向青睐农家肥种庄稼的家乡农民们，

竟一窝蜂地迷信起化肥的作用来。 主要是化肥种
庄稼，庄稼长势好，成熟早，产量也高。但却忽视了
成本高，地易结板，且种出的瓜不够甜，菜也没有

农家肥种出的味道好。与此同时，我了解到我们大
队有一农户坚持用农家肥种庄稼，不仅成本低，地
质结构好，而且种出的瓜菜销路好，是我们大队屈
指可数的富裕户。 我便写了篇《农家肥使他致了
富》的新闻稿，地区报刊用时还配了题目叫《不要
冷落了农家肥》的短评，接着，省级报纸也转载了。

该报社的通联科科长便对我感了兴趣， 说我
们报社正缺编辑记者，你要是愿意，可以立即转业
到这里干，你既可以继续发挥特长，还可以照顾到
家庭。说得我动心了，他又同我去见了报社社长，

社长也承诺，只要转业，到我这里干没问题。这样
我假期没休完，就跑回部队要求转业。

宣传科长一听我要求转业， 不问青红皂白便
劈头盖脸地把我训了一顿， 但经不起我再三解释
和软缠硬磨， 他也认为机会难得， 才动了恻隐之
心。说我这里好说，主任那里怎么办，你这样如实
讲是肯定行不通的，得要有充分的理由知道吗？他
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又说，比如说，你家在农村，

爱人的父母虽在城里，但各自都有工作，你爱人一
人既要照顾孩子，又要上班，困难肯定很多。接着

他又自言自语地说， 这虽是理由， 但还不是很充
分， 这样的困难只要是军人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存
在，你们那里不是革命老区吗？老区人才缺乏，要
是你家乡报社的那个科长能以报社的名义写封信
给主任，就说办报缺乏编辑人才，让部队从支援老
区的角度考虑，让你转业。主任是个老“马列”，说
不定这样能认可。 我当时非常佩服宣传科长的水
平，觉得他考虑问题很周全，遇事很有办法。我立
即给家乡报社的那位科长写信。 那时不像现在有
手机、电话等联络工具，几分钟就能把事情说的明
明白白。那时联络主要是写信或拍电报。像这样的
事情，拍电报很难说清，只有写信。这位报社科长
也确实想促成这件事， 接信后就按要求以报社的
名义给我部队的宣传科长和政治部主任写了信。

在宣传科长的斡旋下，主任真的同意了。并将我的
转业名单报到了军里。由于成为转业对象，我理所
当然地请假继续休假， 回到老家便主动到报社的
通联科帮忙。

满以为当编辑是不成问题的了，谁知，没过几
天，部队便拍来电报，让我接电速归。回到师里才
知道，我们的汪组长调军里任新闻干事去了。于是
我便成了师报道组长的合适人选， 师里领导也是
这样认为，又不让我转业，而让我担任师的报道组
长，军令如山，我只有服从。

从这以后，随着军龄的增长，年龄的增加，岗
位的转换，职务的晋升，我才渐渐地放弃了当编辑
的念头。

责编：肖胜段黎明照排：江梦
邮箱：

xiaosheng197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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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

信阳军分区政委，河
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
员。

他先后在《中国
作家》、 《解放军文
艺》、《报告文学》、《人
民日报》、 《解放军
报》、《香港大公报》、

《前卫文学》等报刊发
表小说、散文、报告文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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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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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获
全国和省级文学作品
奖。《情有多远》、《士
兵命运交响曲》 等作
品集被解放军出版
社、海湖出版社出版。

韩强毛

作者韩强毛（右一）欢送新兵入伍。


